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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珊琦 编撰

裴 文 坦 （Wins Tin Pettuo）

（1912-1945） 1940 年 8 月受雅礼会

派遣， 来湘雅任主治医生兼临床教

员。 抗战初期，学校西迁贵阳时，他随

湘雅医院留守长沙。 期间，他冒险拍摄

了一批长沙“文夕大火”、日军轰炸、焚

毁湘雅校园的照片， 为世人提供了日

军犯湘的第一手材料。

1941 年 4 月裴文坦被派贵阳帮

助湘雅医学院的外科教学。 1943 年，

他回美国学飞行驾驶。 1944 年 11 月

回流亡在贵阳的国立湘雅医学院， 后

随学院迁重庆。 当时他既能开车,也

能驾机。

抗战胜利后， 湘雅医学院迁回长

沙办学成为了头等大事。 1945 年 9

月 4日， 肖元定教授主持召开了首次

复员迁长会议。 同一天， 雅礼会派美

籍教师裴文坦三次驾飞机由重庆飞长

沙， 勘察长沙湘雅校园的受损情况。

这天， 第一、 二次他未能着陆，

只对湘雅作了空中摄影。 第三次他从

重庆白市驿机场到芷江， 再飞长沙，

着陆水陆洲（现橘子洲） 后， 乘船过

江， 发现湘雅校园一片废墟， 仅剩医

院主楼与院长住宅的断壁残垣。

裴回重庆将实情报告了学校。 接

着， 他返回芷江， 在湘雅教师柳瑟

虎、 林光亨、 李剑青三人的配合下，

说服美军第 30 陆军医院， 将其设施

全部移交湘雅。 他先后 5 次往返芷江

长沙， 开回两辆美军救护车、 三辆美

军十轮大卡车共五车药械， 为湘雅复

员办学创造了条件。

11 月，裴文坦奉命赴印度加尔各

答，以 2000美金向联邦经济管理处为

学院购得 2 架 1-5（B）飞机，并驾机赴

重庆，拟用于湘雅的医疗救护。 11 月

13 日，他自重庆第四次飞长沙，先抵

昆明，再经贵阳，因气候恶劣，在贵阳

停留三天。 11 月 16日，他不顾机场警

告，执意驾机起飞，在途经贵州黄平县

境时不幸撞山，机毁人亡，时年 34 岁。

事后，学校特派

卢光琇的堂兄

卢光舜等医师

赴黄平将其遗

体运回长沙。12

月 20 日和次年

1 月 9 日，重庆

和长沙的湘雅

师生分别举行

大会，悼念裴文

坦先生，并将其

遗体葬在校园。

裴文坦捐躯

吃过晚饭， 上一年级的儿子忽然

跑来问： “爸， 春药是干什么用的

呀？” 我吓了一跳， 赶紧盘问儿子干

吗要问这个词。

儿子说：“刚才翻到一本旧杂志上

瞧见了这两个字，因为第一次看到，不

知道啥意思，所以来问。 ”我放了心，思

索着怎样给儿子一个合适的解释。

这时， 一旁的老爸接过话茬：

“宝贝儿， 爷爷告诉你， 春药啊就是

春天的时候吃的药， 知道了吗？”

老爸说完， 一脸的得意， 儿子若

有所思， 而后突然一本正经地问：

“爷爷， 春天的时候您老喘， 天天吃

的药就是春药吧？”

老爸脸上的笑容登时烟消云散，

惶恐无助地挨个瞅了瞅大家， 然后，

垂头丧气地答应了一声“是”。

春天吃的药

□张学兵

这胶囊里的药呢？

都叫她给吃掉了！

当清亮的井水从塑料小

管流进了灶房新砌的小砖池

的时候， 60 多岁的母亲露出

了灿烂的笑脸。 望着白发苍

苍的母亲， 我情不自禁地忆

起了母亲寻水的往事。

我的家乡在湖南芷江一

个偏远的山寨， 母亲的大半

个人生都是为着在寨子周围

寻觅到一眼清亮的水井。

对于寨子里的人， 最难

的要数到寨下山腰的露天苦

水老井里挑水喝， 就连一个

成年汉子把水从山脚挑上寨

子也会气喘吁吁。 就是这一

口深不过 2 米， 常常堆满淤

泥的苦水井， 它却供养了寨

子里数十户人家一个多世纪。

待到天干地冻时， 人们不得

不再到更远的山脚冲里去取

水。 自从我懂得报恩以来，

首先想到的就是抽空帮母亲

多挑几担水。

2001 年的一个夏日， 母

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在吊脚

楼下方处很近的一块略微潮

湿 的 地 方 打 上 了 一 口 新

井———水井深不足 1.5 米， 一

遇下雨浑水就会冲入井内，

所以暂时不能用得太多， 可

这还是能为牲畜解决一下水

荒。 一辈子总舍不得花几个

钱的母亲向父亲提出了一个

“高要求”： 用卖一头大肥猪

的钱把家门前的这一眼“水

井” 修大修好。 年末， 母亲

卖掉大肥猪一算细账， 这个

修井计划只好放弃了。

2005 年春， 湖南农村免

“皇粮国税” 的消息如春风吹

拂田野村庄， 农民不仅没有

了这税那费， 改水改厕还有

政府补贴。 父亲对母亲说：

“今年， 我们不但要把屋门前

的这口井打好， 还要把水抽

上屋里来， 再争取存上个千

儿两千的。” 母亲说： “那自

然， 我们又有新奔头了。”

一年和顺， 他俩一算，

按政策补贴种子款还得了

1600 多元， 退耕还林一年补

贴了 3500 多元。 父亲于是上

县城办了两件事， 一是在银

行存了 2000 元钱， 二是买来

了电动抽水机， 在家门口打

了一口垂直深度 40 余米的机

井。 当清亮的水从这寨子里

的第一口机井中抽进家中小

水池里时， 乡亲们都跑过来，

你一口， 我一瓢， 比喝了蜜

还要高兴。 母亲从此放下了

挑了近 40 年水的那根磨得发

亮的桑树扁担。

隔壁那位 80 多岁的老奶

奶再也不用拄着拐杖下山挑

水， 母亲每天给奶奶送过去

满满的一担水， 奶奶常常感

激地说： “变了， 变了， 现

在什么都变好了。”

服装中的极致， 大约要

算得上旗袍了。 丁香一样的

女儿家， 迈着细碎的脚步，

鞋跟轻轻敲击着石板路， 从

一条悠长的巷子里款款走来，

蓦然回首， 多少妩媚， 多少

风情， 从足下裙底摇曳生姿。

而旗袍之于我， 是一个

蕴意着古典情结的旖旎的梦，

从儿时起， 就对旗袍情有独

钟。 我一直在寻找一条心仪

的旗袍， 那日挽着爱人的手

逛商场， 那旗袍在迷离灯光

的照耀下， 从复古到改良式，

从蕾丝到棉质。 眼睛正举棋

不定时， 爱人的手指突然顿

住： 琵琶扣、 斜襟高领， 浅

黄色底儿， 缀着浓淡相宜的

太阳花， 棉质的柔软， 幽、

清、 净。 试穿后更是爱不释

手， 似乎是为我贴身量制的，

同时也享受着爱人眼中焕然

升起的笑意和柔情。

旗袍， 是一种内与外和

谐统一的典型民族服装， 被

誉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

以其流动的旋律、 潇洒的画

意与浓郁的诗情， 表现出中

华女性贤淑、 典雅、 温柔、

清丽的性情与气质。

有人说： 旗袍其实也如人，

她是有灵性的， 入世， 便带

着一种绝美。 而配她， 必得

也是非凡女子， 如世间英雄

美人， 玉盘置兰， 这样， 才

能相看两不厌， 不辜负你，

也不委屈了她， 更不埋没了

世间的一股灵性， 这话不假。

上个月我和老婆回家去看望爸

妈， 还没进门就听见老妈在数落老

爸： “你整天只知道看报纸， 家务活

也不做， 我简直成了家里的老保姆

了。” 我们进了门， 老妈嘴也没闲着，

对老爸继续数落： “你这老东西真是

越来越不像话了， 给孙女买的蛋糕你

也要吃几口……”

老爸开始还能忍受， 后来不胜其

烦， 霍地站起来说： “我出去走走，

一会儿就回来。” “你要去哪里？ 是

不是到外面去会相好的啦！” 老妈拦

住了老爸。 听了这话老爸涨红了脸，

又无可奈何地坐了回去。

前些天我回家，老妈说最近老爸总

是往卫生间跑，一天去八九次，她让我问

问当医生的老婆， 是不是老爸得了什么

病。老婆说：“爸毕竟上了年纪，他得的是

前列腺病，典型的症状就是尿频。 ”

第二天， 我就去药店买了两百多

元的药送到老爸那里， 正好老妈不在

家， 老爸看到那一大堆药， 皱着眉问

我： “你买这么多药做什么？” “爸，

只要能治好您的前列腺病， 花这点钱

不算什么，” 我说。 “我没前列腺

病！” 老爸不高兴地说。 “您没这病

为啥一天去八九次卫生间？” 我问道。

“我那是被你妈的唠叨逼得没办法了，

想出去躲着她又不同意， 只好在卫生

间里‘避难’，” 老爸一脸无奈地说。

原来老爸把卫生间当“避难所”

了， 好脾气的老爸真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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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柳青

□钟辉平

老爸“避难”

□何如平

作者：唐羽章，76 岁，湖南省老干部摄影家协会会长。

乐山大佛

作者： 寅峰


